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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费孝通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1
 

 

潘乃谷 

 

1958 年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内蒙畜牧兽医学院（后改名内蒙农牧学院，今称内蒙古农业

大学）工作，当时正是由我们这样一群刚刚毕业不久的年青人在该院筹建起了内蒙古草原上的第

一个农机系，后改名为农牧业机械系，现在又进一步发展成为机电学院。我在这个系里工作了 21

个年头，直至 1979年。那年为了整理我父亲潘光旦教授的遗著，我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研究所，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开始查找父亲的遗稿。不久，费先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国大陆重建

1952年时被中断的社会学学科，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建社会学研究所。我作为费先生的学术

助手，于 1980 年调入社会学研究所，从此参与到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中来。1985 年费先生转到

北京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在北大创建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我也

随着他调到 北京大学，此后一直到他去世都在这里工作。 

费先生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一直对内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学学科建设

问题十分关心，曾多次访问内蒙古。本文意在通过介绍费先生在内蒙的调查研究工作，以了解他

对重建社会学学科和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视。 

 

一、 

 

社会学学科是在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的，其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

是这门学科源自西方，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被认为是一门资产阶级伪学科；二是当时的高校学科

设置全面效仿苏联的体制，而那时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可以

代替社会学，何况由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已经消灭了阶级，也就没有社会问题需要研究，社会学

没用了。在 1957年曾经有些学者提议“恢复社会学”，结果被打成“右派”，使这个学科一直中断

了二十多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各条战线进行拨

乱反正。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委托费孝通先生牵头来恢复和重建社

会学这门学科，这个学科才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获得了重建和发展的历史机遇。 

当时费先生就明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这个学科不是个简单恢复的问题，而应当是一个重新

创建的事业。我们既不应该仅仅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因为

社会学的“出身不好”和“先天不足”，当时要在这种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加速培养新一代的社会

学者，成为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费先生提出，为了发展这一学科，只能“知

难而进”。针对上述情况，他在重建之初就明确地提出了用三句话来概括的指导方针：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
这就是说，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过去社会学的所

有成果和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同时应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践的考验

                                                        
1 此文系作者 2007 年 3 月 15 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2 费孝通：“社会学学科建设与规划”，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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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 

在指导方针和目标明确后，费先生随即在国内社会学界开始了“五脏六腑”
1
的建设。“五脏六

腑”是费先生对一个学科必备的核心组成部分的生动比喻，“五脏”是指一门学科的结构中应该包

括五个部分：学会、研究所、大学里的系、图书资料中心、书刊出版部门；“六腑”是指要先准备

好至少六门基本专业课的师资和教材。费先生开列的六门参考科目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

方法、社会心理学、城乡社会学、比较社会学（社会人类学）、西方社会学理论介绍。 

1980年和 1981年暑期，刚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

邀请了国内社会学老前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和美国匹茨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们

来北京讲课。 费先生自己也亲自参加了讲习班的组织和讲课活动。这两次讲习班培养了重建社会

学学科的最早一批骨干。 

最早筹建社会学专业或系的单位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广卅，在 1980和 1981

年两个暑期讲习班结束后，我们又从这几个城市的大学中抽调了几位教师共同备课和编写社会学

的入门教材，即《社会学概论》。在《概论》的前言中
2
，费先生希望教师们在试用这本教材时真

正贯彻试讲的精神，如有不妥之处，应及时纠正和改进，并着重指出教师自己必须投身到社会调

查工作中去，结合相应的理论研究，用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教材内容。

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学科建设工作中的两条原则，

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学术人才的培养，我们采取了办

专业班、办研究生班、选派人员出国培养等多种形式。 

在积极推动“五脏六腑”的建设时，费先生也在考虑如何继续书写已经中断了多年的“两篇

文章”，一是农村研究，二是民族研究。他在 1981 年三访江村后，从东部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开启

了“小城镇研究”，开始了他的“行行重行行”。他带领师生和当地实地工作者一起，深入实际，

进行调查研究，从苏南开始，走遍江苏全省。 

在 80年代，他在各地考察“改革开放”下的社会变迁中接触和观察到两个现象：一是突然增

加的人口流动，具体体现为三个流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内地农村众多“盲流”向边

区流动、欠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向发达地区流动。二是沿海发达地区与边远的欠发达地区的差距

在逐步扩大，这对国家整体的均衡和协调发展带来了冲击。根据以上观察，他提出了“全国一盘

棋”
3
和“做好人口这盘棋的两只眼”

4
的看法。在具体的课题研究方面，他着手组织对黑龙江和内

蒙古人口流动的研究，并开始了对甘肃定西的考察，开启了边区开发研究。1984年费先生把研究

重点放到了“边区与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上，并决定从具有民族地区特点的内蒙古入手，以其

为重点研究对象。 

 

二、 

 

自 1982 年至 1995 年这 14 年中，费先生先后 11 次来到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这些考察活动

主要集中在前 5 年里，其中呼和浩特 6次、赤峰 3次、包头 2 次、呼盟 1 次、伊盟 1次、阿拉善

盟 1 次、乌盟 1 次，而且有 4 次不同地点的考察是在同一次旅行中完成的。按内蒙古“南农北牧

东林西铁”的分布特点，可以说他把内蒙古主要的典型地区都考察到了。他每到一处，除了接触

当地政府领导和管理部门外，必到基层走访，或者召开科技人员和工人座谈会，或者入户与农民

                                                        
1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见《费孝通文集》第八卷，287 页。 
2 费孝通：“《社会学概论》前言”，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64~169 页。 
3 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28~336 页。 
4 费孝通：“下好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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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他的这些考察活动，有些是与民盟中央倡导的“智力支边”工作结合在一起的。 

1. 六访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 

1982年 7月和 1984年 4月，费先生两次到呼市。他分别做了题为“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

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1
和“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

2
的讲演。 

在此期间，费先生特别关心并积极推动内蒙古社会学会的筹建工作，并提出了人口流动问题

研究与智力资源的开发问题，他指出对这两个专题的研究是为全面开展“开发边区”的社会学研

究进行探索。面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发展大趋势，他认为要想走活中国人口这盘棋，需要做两个“眼”，

即要有两条出路。一个“眼”是发展小城镇，把小城镇作为人口的“蓄水池”，以减轻大城市的人

口压力；第二个“眼”是人口从中原向边区的扩散，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必然。
3
 

在与内蒙古的研究人员讨论这两个问题时，他特别提出，我们不是研究应当如何移民，而是

研究人口流动本身有什么规律？存在什么问题？各种形式的人口移动都会产生一些矛盾，应当观

察、了解各类矛盾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如何使人口移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

们的任务。
4
他还谈到我们在研究中面临两个差距，一个是别人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二是别人能

得到的信息，我们收不到，信息的差距会导致研究质量的差距。 

他特别强调要想发展经济和文化，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培养人，开发人

的智力资源。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内蒙古地区，除了千方百计地引进新知识和新技术，还必须留住

现有人才，注意发挥好他们的作用，一定要把这批现有的智力资源用好，并培养出接班人。
5
在呼

市期间，他还专门听取了民盟内蒙自治区委员会关于高等教育、筹建青城大学和智力支边情况的

汇报。 

1984 年 10 月初，在结束了第一次赤峰地区的考察之后，费先生专程到了一次呼市。10 月 5

日清晨抵达呼市，当日上午即与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同志见面，围绕他在赤峰考察中所思考的有

关经济发展、民族问题、东西交流等问题，与自治区领导同志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在自治区党政

干部会上做了题为“从赤峰初步考察谈对边区开发的体会”的报告。周惠同志在与费先生三次见

面后，曾表达了自己深受启发和感动的心情，他说费先生年纪大了，但思想活泼解放，不仅调查

了农牧民现在的生产生活实际，还考了古，这种从古到今的历史研究和分析方法很好，写的文章

和报告深入浅出，内中包含的道理很深，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很中肯。在这次访问中，费先生还专

程到“干部大院”看望布赫、巴图巴根、克力更等自治区领导同志。 

这次呼市之行，他还专门听取了内蒙人口移动问题研究课题组关于课题进展情况的汇报，考

察了 50年代从内地搬迁来呼市的机床附件厂。 

1987年 8月费先生随中央代表团到呼市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担任

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多次座谈内蒙古的发展形势与前景。 

在 1985年 6月和 1990年 10月，费先生先后两次到包头市考察，回程时都曾在呼市停留，并

与自治区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其中前一次在干部会上做了报告，后一次是与自治区人大代表见面。 

2. 一访乌兰察布盟 

费先生在“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
6
中曾经谈到，1982年 7月在去内蒙古的路上，他看到

很多人来当地淘金，据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外省流入此地的，他们淘金“发了财”、盖起了新

                                                        
1 费孝通：“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个问题”，见《费孝通文集》第八卷，399~407 页，北京：群言出

版社，1999。 
2 费孝通：“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316~341 页。 
3 费孝通：“下好中国人口问题这盘棋”，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336~339 页。 
4 费孝通：“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44~148 页。 
5 费孝通：“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316~341 页。 
6 费孝通：“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144~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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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此事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因此 1984年 4月他到呼市探讨和组织人口流动问题研究时，就

安排了之后去乌盟金盆乡的考察。 

在乌盟考察过程中，他听取了旗长、金盆乡干部和黄金公司负责人的汇报，又进行了实地访

谈，同行的有内蒙古和黑龙江课题研究的负责人。边看边谈，这也是费先生言传身教的一个实例。 

3. 三访赤峰地区 

为了给费先生的赤峰考察做前期准备，我于 1984年 7月初至 8月初访问了赤峰地区。我先在

赤峰市有关部门拜访并索取资料，接着到翁牛特旗去了解情况，当时赶上一批离退休老干部回旗

参观访问，我跟他们一起跑了近一个月，走了很多地方，又回到市里与市领导商妥费先生的具体

考察方案。同年 8月中旬，费先生开始了赤峰地区的实地考察。他说：“挑选赤峰为研究内蒙古开

发问题的入门口，是因为在它的境内，具备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

而且在民族结构上则和内蒙古总体一致，系蒙族和汉族等多民族杂居。”
1
 

1984年 8月 15日至 9月 2日，费先生首次访问赤峰，考察路线从赤峰市太平地开始，随后为

乌兰敖都——示范牧场——海日苏——短角牛场——巴林右旗大板镇——巴彦他拉草原站——翁

牛特旗乌丹镇——巴汉他拉——黑塔子——山嘴子乡驿马吐村——桥头镇。最后再回到赤峰，全

程 1000公里，考察地点共 34处。在考察后他写了两万多字的“赤峰篇”
2
，分析了由古至今农业

与牧业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指出在民族杂居地区，农牧矛盾一般也可能表现为民族

矛盾。在文章中，他还总结了过去滥砍、滥牧、滥垦、滥采造成的林草俱尽、农牧双衰的自然生

态平衡被破坏的教训，以及造林治沙、退农还牧、以农促牧、以牧促农的典型经验，认为只有提

高牧业发展的生产力，才能根本扭转农牧矛盾，恢复生态环境，搞活经济。他认为“有工则富，

无商不活”这句话也适用于赤峰地区。 

费先生十分关心现有的好经验和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怎样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

万户的生产力；他说这里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形成一个扩散知识的社会组织，一是怎样建立

起一个扩散知识的队伍。
3
他在考察了驿马吐科技村后，认为它的实验可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答

案。为此我在 10 月初随费先生到呼市后，又于 10 月下旬专程到驿马吐科技村做了半个月的专题

调查。 

1985 年 9 月费先生二访赤峰。这次是在马戎完成了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喀拉

沁旗和通辽两镇的“蒙汉杂居、农牧杂居地区人口迁移”问卷调查后，他专程来听取汇报的。马

戎当时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这次调查研究从 1985 年 6 月开始至 1985 年 9 月完

成，既是“边区开发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也是他学位论文的实地调查阶段。当时费先生被布朗

大学社会学系聘为马戎的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答辩委员会成员，所以也是他在内蒙古进行实地

调查的指导老师。 

1995年 7 月费先生三访赤峰，与 1984 年的首访相隔了 11年。在此期间，赤峰的经济有了显

著的发展，他在考察后写的“三访赤峰”
4
一文中，就恢复生态、农牧结合、乡镇企业、发展前景

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 

4. 二访包头 

1985年 3月中至 3月底，我与李汉林到呼、包二市有关部门搜集资料，为费先生访向包头做

准备。6 月中旬至 6 月底，费先生首访包头市，重点考察了包钢、包头一机厂、包头二机厂，还

有早年从天津迁来的包头开关厂、由粗瓷作坊成长起来的包头耐火器材厂等。他分别与领导层、

管理层、科技人员、研究人员、工人进行了座谈讨论，听取了各方面的看法和建议。 

                                                        
1 费孝通：“赤峰篇”，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489 页。 
2 费孝通：“赤峰篇”，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489~517 页。 
3 费孝通：“赤峰篇”，见《费孝通文集》第九卷，510 页。 
4 费孝通：“三访赤峰”，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307~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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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先生在考察后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论文“包头篇”
1
，重点揭示了边区封闭式大型企业存在

的人文生态失调的问题，提出了扭转这种人文生态恶性循环的看法，建议国家在边区发展的政策

上，采取一些“保而不护”的特殊政策。同时要调整这一人文生态环境，需要把大型骨干企业的

能量扩散出来，使之成为发展边区工业的发动机；在一个区域内扩散工业的同时，还要建设城市，

发展小城镇，使之形成一个由大小企业构成的群落，一个有生长活力的社区。
2
 

在考察结束后，他接着就在包头召开了“边区开发科研工作会议”，内蒙古、黑龙江、甘肃

等地都有研究者参加。费先生作为会议的倡议人和课题的学术指导，在题为“谈谈边区开发的科

学研究”
3
的发言中，首先回忆了这一课题产生的经过，说明为什么要在北方边区进行一次综合性

的调查研究，进一步以赤峰行和包头行为例介绍了研究方法，特别是如何破题的问题。他强调：

“我主张理论研究工作者要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破了题，抓住有典型意义的专题，认真分析，

解剖麻雀，取得了结果，再搞普查，取得定量的资料，这样的结果才有价值”。
4
他还表示寄希望

于青年的一代。他说：“科研工作是十分艰苦的，是要吃苦的。我们年纪大的人没有条件深入下去

做实地观察了，只有破题，帮助你们开一条路，希望你们扎扎实实地搞下去。”
5
 

1990 年 10 月，费先生再访包头，考察 5 年来当地的发展和变化。他在包头向当地领导和研

究人员介绍了甘肃大企业的“一厂两制”和陕西宝鸡“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并围绕搞活大中企

业和全国一盘棋，缩小东西差距这一主题，把这次考察的体会写成了“包头行”。
6
 

5 .一访伊克昭盟 

1985年 6月在包头结束了“边区开发科研工作会议”之后，费先生访问了伊盟，请盟委、盟

公署、盟政协和东胜市介绍了情况，还专门了解了当地民族教育情况和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发展状

况，并到伊金霍洛旗拜谒了成吉思汗陵。 

6. 重访呼伦贝尔盟 

费先生在 1950 年代初期曾访问过呼盟，当时就写有“话说呼伦贝尔草原”
7
一文。1987 年 7

月，费先生为“边区开发”课题的继续破题来到呼盟，他在海拉尔市走访了专业户和乡镇企业，

考察了口岸城市满卅里市。 

这一次费先生关注的重点是林区经济和人口较少民族问题，因此利用了更多的时间走访了驻

牙克石市的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和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聚居的民族自治旗或乡镇。他在“话

说呼仑贝尔森林”
8
一文中提出了林业管理体制问题。他认为“改善林区经济状况，最根本的一条

办法是开放多种经营，发展多种多样的小企业，个体、集体、全民一齐上。以小企业来保护大企

业，使森林资源能持续利用，青山长在。”
9
 

在“鄂伦春人的前途”一节中，费先生提出了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即“一个民族脱离了

生产，会不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呢？”
10
他在文章结束时强调，“大兴安岭林业的发展，必

须考虑林区经济的全面开发，而在开发林区资源的过程中决不应忘记了原来居住在森林里的鄂伦

春民族。我们不仅要保证青山长在，还应保证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11
 

                                                        
1 费孝通：“包头篇”，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24~140 页。  
2 费孝通：“包头篇”，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24 页。 
3 费孝通：“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16~123 页。 
4 同上，119~120 页。 
5 同上，120 页。 
6 费孝通：“包头行”，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116~123 页。 
7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草原”，见《费孝通文集》第六卷，417~450 页。 
8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16~327 页。 
9 同上，324 页。 
10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森林”，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26 页。 
11 同上，327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6 

7. 一访阿拉善盟 

1988 年 7 月，在民盟中央的建议下，在兰卅召开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包括甘

肃、青海、宁夏、内蒙两省两区的部分地区）的新闻发布会，会后费先生专门到阿拉善盟考察，

看了腰坝的人造绿洲、吉兰太盐湖，了解了骆驼养殖业的发展情况。他在阿拉善盟干部座谈会上

介绍了这几年在边区考察的体会和建设“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特别提出了当地资

源开发利用，形成地区民族经济特点的问题。 

他在“访骆驼之乡”
1
一文深情地说：“你们始终不要忘记在实现牧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实现

蒙古族现代化。……要把这里的蒙族建立在现代化牧业的经济基础之上，要有自己的特点。我认

为阿盟的蒙族牧民可以把养骆驼、山羊作为自己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优势。”
2
  

                              

三、 

 

学科重建以来，从 1982 年费先生第一次到内蒙至今已 25 年，最后一次距今也 13 年了。今

天回忆起他在“边区开发”从内蒙方面入手所做的工作，在历次实地考察中所提出的问题，再想

想他在七十多岁的高龄，对一个自己并不熟悉、条件又艰苦的地方，花这样大的心血和精力，一

次一次地去实地调查，为的是什么？任何科研工作都离不开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年轻一

代既学会做学问也学会做人。学术工作毕竟不是行政工作，所以他自己在完成了“搭戏台”的任

务后，尽快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工作上，并且是身体力行，力图做到言传身教，实践“从实

求知”的目标。即使因高龄身体条件受到限制，他也认为自己要做好“破题”、“开路”的工作，

为年青一代铺路、搭桥。 

1． 重视学科建设的基础 

在充分估计了重建任务的复杂和艰巨后，他希望尽可能打好学科建设的基础。费先生自己一

生努力追求的，就是用自己学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但是在当时学科

恢复的过程中，社会学人才极其缺乏，又需要马上建立一批研究所和大学的社会学系，为此不得

不采取“速成”培训的方法。他非常清楚“速成”的弊病，指出在当时的形势下，学科“重建时

又不得不用‘速成’的方法。因此基础不够扎实和深厚也就难于避免了。”
3
 

同时他也特别强调，在基础不牢靠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现他已预先估计到的两种倾向：一是

把学科“庸俗化”（指忽视学科基本训练和学术规范）；二是学科“中心外倾”（主要指“食洋不化”，

被国外牵着走）。
4
这些问题，费先生在学科重建初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在内蒙古考察时又多次告

诫我们。通过他在内蒙考察时的言传身教和我们自己的调查实践，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这个问题

的重要和费先生的苦心，直至今日也不可忽视这些问题，对之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2． 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要想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做好科学研究工作，用科研成果来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提

高教学水平，这就是费先生一贯倡导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原则贯彻得好，自然就能

够提高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费先生说自然科学研究靠实验室，而调查基地就是我们的社会实验

室；要建设和利用好这些实验室，虽然它们不能固定，但可做到相对稳定，并有一定的延续性，

既有利于追踪研究，也方便做比较研究。 

自费先生在内蒙进行了系列考察活动，并为“边区开发”课题进行了破题工作后，结合他主

                                                        
1 费孝通：“访骆驼之乡”，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360~369 页。 
2 同上，368 页。 
3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第 57 页，群言出版社，2001 年。 
4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06~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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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七五”国家重点课题“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和“八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

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研究所内其他人员负责的课题，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又在内蒙组织

过 6 次实地调查，其中赤峰地区 4 次、呼盟 2 次，另外还有甘肃、青海、新疆、西藏、陕西、云

南、四川、湖北等省区的若干少数民族社区调查。 

这些课题的调查活动都在费先生的学术指导下进行，也结合了青年教师、博士后和研究生、

本科生的培养工作，特别注意实践了费先生强调的典型个案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费先生在包头召开的“边区开发科学研究工作会”上明确表示：“我到北大去

建社会学研究所，主要是想与社会学系配合，本着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精神，在工作和研究实践

中，培养一批既有社会学理论水平，又能做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工作者。这实际上也是师资培养的

工作。我们老一代总是希望为培养年轻一代再多做点工作，多出一把力。”
1
 

费先生在“七五”国家重点课题成果《边区开发论著》
2
的前言“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

3
中，特别谈到他作为课题学术指导者的任务，并表示通过这些项目的研究工作“实现了我们培养

年轻一代教学研究人员立足本国、联系实际、深入基层做调查工作的愿望。”
4
  

3．“学以致用”、“志在富民” 

这是费先生学术工作的一贯主张和追求，要想做到这点，要有超前研究的意识，并善于提出

问题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回顾费先生关于“边区开发”研究的设想和他在内蒙的调查研究工作，

可以看到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老百姓“民生”着想的生动范例。其影响

的范围和深度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 

首先就内蒙而言，费先生每到一地考察都发表讲话或写文章，回京后还参加过“内蒙发展战

略研讨会”，先后发表了“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
5
和“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

意见”
6
两文。他说，“我们的民族工作就是要实现共同繁荣和民族平等，出现你离不开我，我离

不开你的民族团结局面。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出于经济的原因。”
7
因

此“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首先是要搞清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情况。摸清情况必须进

行调查研究。针对实际的处境，利用本民族和本地区的优势，选择突破口，做出有实效的榜样，

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循序以进，由点及面，由小到大地把能使千家万户富起来的办法推广开来，

取得成效。”
8
 他憧憬内蒙古发挥边区优势，从采掘工业和农牧产品加工工业入手，走出一条农牧

结合、城乡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边区开发的道路来。 

其次，就更大范围的民族工作来看，费先生在前述“七五” 国家重点课题完成时写过两篇

总结归纳性的长文，一是前述“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作为课题成果的前言，二是“对民

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9
。他在后文中归纳了自 1984 年以来共 8 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对少数民族发

展问题产生的一些观点和设想，并就边区的两个失调、西部的发展战略构想、充分发挥各民族的

特长和优势、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民族的现代化五个方面发表了意见。 

他明确提出：“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

现代化，也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

把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妥善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

                                                        
1 费孝通：“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22~123 页。 
2 潘乃谷、马戎主编：《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亦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317~334 页。 
4 同上，318 页。 
5 费孝通：“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12~115 页。 
6 费孝通：“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226~229 页。 
7 费孝通：“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见《费孝通文集》第十卷，112 页。 
8 费孝通：“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226 页。 
9 费孝通：“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见《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361~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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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同全国经济发展相适应，这是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所走的是

共同繁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
1
此后费先

生还就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出过建议，接着由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

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三家联合组织了调查研究，并提出解诀方案。国家民委以这一调查报告为基础，

向国务院提交了“十五”规划民族工作的方案。这一报告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

视，22 个人口在 10 万以下民族的发展问题提到了“十五”规划的具体方案中，使这些人口较少

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国家的资助和支持。 

最后，就全国范围看，费先生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里，明确提出：“东西部协调发

展还要靠‘东西合作，互惠互利’，‘以东支西，以西资东’的方针来推动。地区间的合作是多方

面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关键是深化改革。……这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

办事，在改革中找出路，求发展。”
2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实践中证明了费先生的科研

工作所具有的预见性。 

4．跟上时代，赶紧补课 

进入 90年代后，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迅速，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也不断深入，国家发展的形

势对学科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费先生一方面继续进行实地考察，把从江苏开始的城乡研究和

内蒙入手的边区开发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区域研究；另一方面，自 1993年开始，费先生对自己进行

了学术反思。 

费先生表示，他要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这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文化自觉”。

他说：“学术反思是对个人而说的，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大和发展。从个人扩大到自己所属的

文化，从个人的学术发展到一门学科的演变。”
3
1998 年他又及时提出了“补课”的要求，并身体

力行，在近两年时间里，完成了 7万字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
4
 

他反复强调的是：“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还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补课必须补，要追上新的变化，

追不上是要被淘汰的。建设学科要看大一点，看远点，学者不能走官场的路子，学术需要基地，

培养一批人，如果‘学而优则仕’，那么也就不会优了。当一个学者，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

[1998年 3月 31日 潘乃谷工作笔记]“学者要有知识，要有学识。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

面，是他一生唯一的任务。”
5
年轻一代要“善于利用各种条件来充实和发展自己，每个人具体情

况不同，需要补什么补什么，但大目标要抓住不放，目的要清楚。”
6
“看书也要看到骨子里去，

自己看清方向，定出目标，靠自己钻研、磨炼，必须把国学和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向文化自觉

的方向努力。这是人人可做，大家都有份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可以从中认识世界，以

小看大，以一点看宇宙。派克成为社会学家的路子是人人可学的。”
7
 

二十多年过去了，重温费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虽然只是他学术工作中一个小小的

部分，但是我们从中不但看到了他“行行重行行”的身影，而且再次感受到他对学科重建的重视

和对人才培养的关切。老一代学者为学科发展打下了基础，也指明了发展的路子。现在各方面的

条件都比以前好了，我们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关键是在团结一致，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一个青年总得有点革命精神和事业心，千万不要把个人放在前面。这也可以说是我们新的

一代的一个严峻考验：没有一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无名英雄，任何事业都是搞不成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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